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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化周刊

铁匠 濯清涟 摄

储吉旺

之一
无题

（5月28日随桃源街道领导及企
业家一行，访晴隆青椒种植基地,和
高山养殖对虾基地，尽为感叹。）

莫笑晴隆家道贫
青山绿水养娇人
开胃青椒遮眼目
除草老妪赤脚跟①

救济当救自立里
扶弱重扶文化魂
秀色可餐秀色久
南海对虾居高临

注①：贵州妇女农田干活都打
赤脚。

之二
贵州扶贫即吟

扶贫三日接天光
群峰披绿赛霓裳
盼顾仙女并肩至
自有书生作文章
致富如来启智佛
慈悲能去舍心房
西风不识东风面①

且行且思共芬芳
注①：西风即西部，相对经济落

后山区；东风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之三
感怀

（贵州睛隆扶贫结束，思念办企
业之艰难，归程飞机上，学步大文豪
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诗。）

太平盛世致富时
红颜早衰鬓有丝
企业成败不信泪

厂门易帜商标旗
老旧产品成新鬼
智能绝秀唱小诗
云上梦想放飞处
霓虹闪烁照彩衣

之四
贵州扶贫归来

老来当怀平常心
得失成败似烟云
自由自在神仙日
无事无非梦魂稳
千钱常绕蒲团转
万贯贪致烦恼寻
桌边呼来双孙乐
笑翻浊酒桌上淋

之五
六月一日公司举行第八次

慈善一日捐活动

（2020年由于疫情造成世界经
济危机，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
影响，公司业绩下滑。困难时，
要坚定信心，不屈不挠寻找新增
长点，困难压不倒一切。越是困
难越要有目标，有力量，有光明
心。为提高全公司员工克服困难
的坚定信心，特举办一日捐活
动。截至目前，如意公司已累计
慈善捐款达 1.5亿元。）

天降疫情伤生灵
举国消灾绝瘟神
怎奈肺疫遍世界
不分国别越古今
经济下滑共遭难
金融危机将降临
祈求两手轻放下
募得人间一样平

贵州扶贫五章

张学笔

凡是茶院本地人都知道茶院有
个“毛头山”，毛头山有座“立塔
岩”。“立塔岩”顾名思义应该有个
塔，可它从来都没有立过塔，也没有
什么奇特的地方，就是一座平平实
实高度十来米的岩石，乌溜溜、闪亮
亮、坑坑洼洼，倾插在碧波的深水
中，纹丝不动。

上游浩浩荡荡的溪流，经过茶
山、苗峰山，十几公里的两大峡谷，
到这里已经水势平缓，沿西林水库
龙角岩，北山脚转过弯来，直朝这儿
奔涌过来。到了立塔岩，被这个黑
乎乎的石头挡住，溪流顿时没有了
主意，略略犹豫了一会，无可奈何地
转过身来，侧身转了个方向，调头直
向下游而去，流入大海……每当“六
月近、七月半、八月十六勿用算”的
台风季节，暴雨如注，山洪如猛虎下
山，洪流滚滚，泥石流如千万头脱缰
的猛兽狂奔着咆哮着滚滚而来，拼
着全力，一次又一次疯狂冲击着立
塔岩，又如千军万马，战鼓齐鸣，冲
向这座碉堡，可是“立塔岩”神色泰
然，岩石上水珠闪亮，英姿勃勃。有
点冷峻，有点神圣，俨然不可侵犯。
这座巨岩，如铜墙铁壁，经历亿万年
的磨难，阻挡住年年爆发的山洪，阻
住洪灾，保了茶院东侧数百亩良田，

给了万千个百姓的平安。“立塔岩”
想必是古代先人想立个塔，做个纪
念吧。

“立塔岩”脚下水清如碧，有四
五米深。风平浪静的时候，常有人
开着轿车、摩托车，带来餐食饮料，
到这里来钓鱼。他们放下线饵到水
里，稳稳地坐在岩石上目光定定地
盯着水面的浮标，从早坐到黄昏，甚
至有人彻底不眠。我曾经问过一个
青年，有鱼吗？他摇着头回答，没
有！没有鱼。这倒奇怪，没有鱼，钓
个什么劲头？年轻人说，不为钓鱼，
只为享受大自然，这里风景好，好
玩。真没想到现在青年人境界这么
高，另外也说明立塔岩这么一个小
小的所在，风景也会如此的诱人。

可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细
想起来，这里真可称得上是青山绿
水。座座青山倒影在水中，水中映
照出蓝蓝的天，青青的山，雪白的云
朵，真是水天一色。有时风起，水波
荡漾，倒影在水中的青山、云朵、绿
树、花影也轻轻晃荡起来，整个溪流
如烟如雾五彩缤纷，分不清哪是实，
哪是虚幻。恍恍惚惚，迷茫一片，人
就像坠入云里雾里如梦如幻。

儿童年少时，我与地方几个“野
孩子”经常到这立塔岩附近的溪上
捉鱼，游泳。溪边上有一排溪柳树
梧桐树，绿树浓荫，蝉伏在柳枝的枝

梢上，知——了！知——了！声嘶
力竭，显得有点单调。东西两侧，有
一座拦坝，我们几个小伙伴，立在坝
脚，脱光了衣服，光着身，发声喊“一
——二——三”，噗通噗通跳入水
中，潜入水底，水底都是鹅卵石、砂
砾，睁开眼睛，大小“红鳞”“刺白”等
鱼儿在身边摇头摆尾，浮游，看得清
清楚楚。我们的小手就贴着水底的
沙石拼命爬，争先恐后。事先约定
谁先上岸谁就是第一。我大多会得
到第一，接着第二第三第四……也
跟着爬上了岸，自然也有人在水底
下憋不住气的，浮出水面来，但还是
坚持着游上了岸，小伙伴们光着水
淋淋的身子，欢快地大叫。这就是
年少时美好的旧梦，记忆犹新。

记得在十七岁时，一群人在溪
边惊呼，有人投水了！我正好来到
溪边，来不及脱光衣服就一头扎入
潭中，那人一双手及头脸在水面上
时沉时浮，我赶忙靠近，伸手想抓住
他，不想他一把把我抱住，我无法挣
脱，两个人同时都沉入潭底，我在水
底顿时想到了解脱的办法，我用手
指狠抓他的喉咙，他果然松了手，我
立时浮出了水面。我急中生智，解
下了裤子的皮带，打了个结，套住他
的颈部，他的双手死死抓住皮带，我
把他拖上了岸。这个投水的是个光
棍汉，心绞痛，痛苦难熬投水自杀，

后来又活了七八年。
同村有个兆宁的小伙伴吧，同

我是“玩水知音”，他有好功夫，会跳
水，像个游泳运动员。他皮肤黝黑
发亮，立在一座丈余高的岩崖上，纵
身向上一跃，腾空翻个筋斗，然后紧
贴水面，伸开双臂，一头扎入水中，
过了片刻，从不远的水面上露出脸
来，抹着脸上的水珠，向我招手。我
不会翻筋斗，只是纵身一跃，跳入水
中，从水底分开水路，钻出水面，然
后两人在水面上并肩畅游。

“立塔岩”是我少年时的乐园，
每当爬上岩石，全身水淋淋地斜躺
在岩石上，双手埋在后脑，冥想着，
等我长大了会赚钱，我一定把房子
造到这里来。不想儿时的梦想居然
成真，我三十几岁时，以一个花木专
业户的身份住到紧靠“立塔岩”的山
坡上，还在岩石顶上种了一棵香樟
树，小树苗加土培育经过几十年，现
在终于成了大树，树荫像一顶特大
的伞盖遮住了半边天，前面百来米
就是敬老院。老人们经常在树荫下
纳凉聊天。每当黄昏，月上枝头，少
男少女带上饮料零食在这里卿卿我
我，及到深夜。

我闲下来就坐在面水的岩石
上，享受水面凉风的吹拂，望着色彩
斑斓的水面，一幕一幕的童趣，就这
样浓浓地浮上了心头。

立塔岩
赵安炉

爷爷生父亲的时候，是宁海正
学小学（现柔石中学）的国文教员，
而父亲生我的时候，他是黄坛供销
社的职员，如果按出生地来划分人
的身份的话，父亲是正宗的城里人，
而我则是黄坛人了。

我出生在黄坛桥头，但对桥
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因为没过一
两年，父亲就从桥头调到了黄坛。
父亲是吃公家饭的，随时要调动工
作，调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单单
在黄坛就安过三处家：大阊门、沙
坦和黄坛街。母亲对这种居无定
所的不安定状况充满了抱怨。她
时常跟父亲说，你为什么不是个农
民呢？在母亲眼里，农民是无须经
常搬家的，并且有自留地，瓜蒲茄
菜吃都吃不完。在为解决温饱而
劳碌的年代，母亲对农民几乎到了
羡慕嫉妒恨的地步。

7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学校报
名，老师不让报，说我是下半年出
生的，8岁才能读书。那时，在乡
下吃公家饭的也不多，无非是公
社、供销社、学校、粮油站和卫生
院等不多的单位，大家抬头不见
低头见，又加上母亲的再三恳求，
学校终于放口。用她的话说，你
太“顽皮讨债”了，整天做那些“吊
天挖影”的事，一定要早点关到学
堂。的确，我“造恶”的迹象在读
书前就显山露水，“臭名昭著”，譬
如那个“天龙入海”事件。有户农
家住水井边，屋主为图省力，免去
提水之劳，便在墙上挖个洞，按上
石槽，从井里吊上水往水槽一倒，
水就直接流进屋内的水缸里。夏
日的中午，我们几个小孩在井边

“无事生非”，先是在窄窄的井栏圈
上绕着走，也不怕掉进井里去，然
后轮流坐在露出墙面的水槽上，小
屁股与凹形的水槽正吻合，凉丝丝
的舒服极了，然后站在井栏上往水
槽里撒尿，里边传来咚咚的流水
声，原来屋里的妇人也懒，水缸竟
未上盖，以致温暖的“小溪”尽数入
缸。咚咚的声音好听极了，个个都
显得异样的兴奋，争先恐后地接着
玩。大家正乐着，突然传来一声怒
吼，我们魂飞魄散，拔腿就逃。

在老祠堂读小学时，我家搬
至黄坛街。黄坛街街口横着一条
大马路——甬临线，汽车站就设
在街口，整条街长度也就一里地
的光景，宽约丈余，路面上铺的鹅
卵石，大大小小，高低不平，若是
下雨天一不留神就会滑得四脚朝
天。街两边是本地农民的房子，
我家就租住在街边两间面街的平
房，后门是房东的园子，我妹就出
生在这间房子里。虽然叫作街，
但并无商铺，仅仅在街的中段有
一间小店，卖一些烟酒酱醋等日
常用品，小店门口的屋檐下卧着
一块油光发亮的大青石，夏天躺
在上面冰凉冰凉的。街的西头到
底是一堵一人多高的石头墙，墙

由大大小小的溪坑石垒就，布满
青苔，积聚着岁月的痕迹。墙的
那边是竹林，瘦瘦的竹子高出墙
头许多，翠翠的竹脑便弯出墙头
伸到路的上空。街尽，然而路未
尽，依然是鹅卵石的路面，向右一
拐，一直通到马路，这条马路是通
往西溪双峰的公路，穿过马路，对
面是一条东西朝向的鹅卵石小
路，每天上学走的就是这条小路，
小路并不长，走完小路便是学校
的操场。记忆中这个操场几乎比
一个足球场还大，操场上立着篮
球架，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四根
木柱子埋在泥地里，上端挂着一
个黑湫湫的篮板，篮板是没有油
漆的，或者当初是上了油漆的，经
了风雨日晒还原了本色。

操场西侧便是老祠堂的髟墙
和围墙，髟墙的中间开一扇门，门
内是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
间的教室，上体育课或下课到操场
活动时都通过这扇门进出，这便是
我就读的黄坛小学，但大家都不叫
学校管它叫老祠堂。老祠堂的建
筑青砖黑瓦，板壁、方形的屋柱、走
廊和栏杆都漆成了红色，门窗安上
了一格格的玻璃，我不知道这幢具
有民国建筑风格的房子为何叫老
祠堂。

老祠堂的天井很大，几乎能容
纳全校的学生，学生列队站在天井
里，校长就站在屋檐下的走廊上训
话，天井对出去便是正大门，大门
与围墙呈内八字，门外左右两边的
墙上用红漆写着领袖的语录，门口
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鹅卵石路面，路
外是水渠，水渠外是稻田，再就是
公路了。

在老祠堂读到四年级时，父亲
又被调到西溪工作，于是我也跟着
转学。几十年的时光瞬间就过去
了，在老祠堂读书的同学都记不起
来，仅记得两个人，一个叫老嗡，因
为他的鼻腔不好，讲话总是嗡声嗡
气，含糊不清，所以大家都叫他老
嗡，真实的姓名倒是忘却了。另一
个叫火军，长得白白净净四方八
面，他家也住在黄坛街，我们上下
学总能碰到一起而结伴同行，尤其
是放学后，我俩经常在回家的路上
玩耍，玩得最多的便是“老虎拖羊”
的游戏。路边的坎头坡缓，碎碎的
鹅卵石间长着青草，我们倚着坎头
或席地而坐，一把算盘横在中间，
两人轮流作虎作羊。算盘上档二
格为虎，四颗珠子便是四只虎，下
档四格二十子为羊，可并可分，虎
与羊相对而行，各行一步，步步逼
近，犹如过河之卒只能前进不许后
退，当虎羊相遇时，二十只羊分散
队伍想方设法逃过虎口，而四只虎
密切配合步步为营，费尽心机吃掉
遇到的羊，通常情况下羊能从虎口
逃过五只就非常幸运了。

在儿时，像“老虎拖羊”这样的
游戏，总是会玩到太阳落山暮色四
合才会想到回家。而现在，无论早
晚，那样的家，却永远也回不去了。

黄坛忆旧

顾方强

城隍庙门口的泥桥头与桃源
桥之间的平板石桥，叫做永春桥，
位于文化馆门口这一带。上世纪
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化馆古色古
香，是城隍庙东厢房的一部分。
馆外临街一侧设置着一排长长的
报纸阅读橱窗栏，每天邮电局的
人会一早风雨无阻地按时换上当
日报纸。不时还可看到有不少人
拿着笔记本，站在橱窗前认真地
摘抄着什么。在谁谁谁考上某某
某大学的刺激下，这样如饥似渴
的学习场景在当时并不奇怪，独
自去城外的田洋畈、跃龙山等僻
静处复习背书的学习方法，都是
当年考大学的灵丹妙药。记得新
华书店在开售整套《数理化自学
丛书》的前夜，深更半夜就开始排
队的队伍，能一直排到桃源桥，就
好像这套丛书是上大学的通行证
似的。

曾流落在横街的妙相寺大
钟，这时已移在文化馆橱窗后的
天井里看护起来了。上劳动课到
南门外拔毛兔草路过时，海生曾
在小人队伴的纵容围观下，手握
大石块把这只大钟敲得是钟声乱
颤。这一敲，把隔壁城隍庙里文
联工作的王伯给招来了，真的是
被追得死去活来，杨柳巷都追出
头了还死命地追，不知平常一日

到夜笑眯眯的王伯，这天为甚事
发这么大的火，拖着滚墩壮的身
架追出这么远，这要是被抲牢，没
老师与家长来领又回不了家了。

后来改建成四层楼水泥屋的
文化馆，印象中似乎成了图书馆，
凭单位介绍信可以做一本借书
证，尽管图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
个书柜的书籍而已，但窗明几净
的阅览室里，报纸用报纸夹夹得
簇斩齐，杂志摆放得整齐划一，这
里后来还一度成为海生外出干架
之前的集结地与作战室。

海生已记不清文化馆的房子
是在哪一年改建的，只记得改建后
不久花了五分钱，在这里买了张电
视票看电视，买录像票那是几年以
后的事了。海生清晰地记得那天
放的电视是日本连续刷《排球女
将》，剧中人物小鹿纯子叫做晴空
霹雳的一招前空翻加大力扣杀，直
把人看得将信将疑又热血沸腾。
热播期间人们各显神通，把主题曲
歌词用中文谐音标注出来习唱：开
伯撸你那爹/多恩爹哭撸/卡那西
米噶/哭撸西米噶……

在我们五花八门的哼唱中，
中国女排踏上了六连冠的征途，伴
随着激情澎湃的征途岁月，一切正
在苏醒过来包括我们即将迎来的
青涩时光，在将要到来的黄金岁月
里或折戟沉沙或迎风飘扬。

（连载《一个人的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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